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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湖南安化县小淹镇的渡口边，看资

江滔滔。连日雨水，江水浑黄，裹着泥腥味，一

声不吭地向北奔流。

渡口石阶湿漉漉的，踩上去有些滑。两岸

青山隐在薄雾里，灰蒙蒙的。江心处，一块青

灰色的方石半露水面，石头的侧面被水冲得

光滑，泛着冷光。浪头一下一下打上去，又退

下来，石头时隐时现。水声哗哗，就这么一直

响着。

旁边的当地人轻声说道，那叫印心石。

当年陶澍跟道光皇帝讲起这块石头，说资水

流经他家门口，两岸石壁像门一样立着，底

下有个石门潭，水深几十丈。一块方方正正

的大石头从水里凸出来，像一方印，所以叫

印心石。

当地人说起陶澍，语气亲切，仿佛他只是

邻家一位有出息的长辈。他们告诉我，穷家子

弟，读书，靠的是柴火和茶叶。七岁离乡之前，

陶澍每天涉水，爬到江心的大石头上读书。那

些年，江水每天从他脚边流过。

道光皇帝亲笔题写“印心石屋”赐予陶

澍。他在焦山、沧浪亭刻过，在岳麓山也刻过。

他最珍视的一块，一定还是故乡潭中那块被

江水日日冲刷的青石。

后来他做到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

西三省，是清代少有的以湘籍而居高位的汉

臣。回乡省亲时，排场想必不小。可我总想，当

他坐着官船逆流而上，远远看见石门潭的那

块石头，当夜风吹动花白的鬓发，耳边只有江

水拍打着船舷的声响——是否会想起当年那

双涉水的赤脚？

陶澍一生最艰难的一仗，是在两淮盐政上

打的。那时盐政腐败入骨，官商勾结，国库在这

一领域年年亏损。满朝官员都知道这是个马蜂

窝，没人敢捅。陶澍捅了。他裁撤冗员，打破垄

断，推行票盐法，让普通商贩也能合法运盐。这

一刀砍下去，既得利益者恨极了他。他深夜独

坐书房，桌上摊着几封恐吓信，窗外风雨声大

作。

那些风雨如晦的夜晚，他会想起什么？我

想，大概是资江。江水无惧，只带着一股狠劲

奔流，也从不为谁改道。他在这江边生，江边

长，也像了这条江。认定的事，便去做，像江里

的那块印心石，不挪不退。

资江千百年来，日日冲刷着那块石头，纹

丝不动。“印心”二字，印的究竟是什么心呢？

是幼年石上读书的初心，是面对滔天阻力时

“我心如石”的定心，也是水落石不出声的静

心。

一位当地老人指着资江对我说：“你看这

江水，自己往前流，一路汇入多少溪流，又分

出多少支脉去灌溉田地。”

天色向晚。风从江面吹来，我在渡口站了

很久。江面透出一点昏黄，浪头打在印心石

上，溅起白沫，又落回去。石头依然方方正正

地矗立在江心，暮色一点点压下来，它的轮廓

反而清晰了。

离开安化那天，下起了雨。雨水打在伞面

上，密密地响。资江的水又涨了几分，浑黄的

江流更显壮阔。对岸青山隐在雨幕里，只剩淡

淡的轮廓。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少年正涉水

走向江心，赤足踏在清凉的江水里，手里捧着

一卷书，晨雾在他身后慢慢散去。

江水无休，石头不语。几百年了，它还在

那里。

资江边上
黄娅婷

我是在一本发黄卷边的《龙

阳县志》里读到范蠡的。

“范蠡在蠡湖生活经年，常携

夷 光 由 赤 山 至 吴 家 嘴 ，泛 舟 不

疲。”夷光乃西施正名。我手指在

“不疲”两个字上停了很久。试看，

公元前 473 年的姑苏城外，吴歌

哀怨，越剑啸冷。范蠡站在高高的

潮头，看着那个他一手辅弼、终成

霸业的越王勾践，在群臣欢呼声

中志得意满。范蠡以为“大名之下

难以久居”，于是乘舟浮海以行。

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就没

有想到，或者说想到了却难舍高

堂楼榭，结果被赐剑自刎，应了那

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的预言。

那么，什么样的湖水，能让一

个 功 盖 天 下 的 男 人 不 再 回 望 朝

堂，让一个背负家国血泪的女人

紧紧跟从而不疲？于是，我决定去

蠡湖。

我乘船从赤山脚下荡进蠡湖

时，月亮才爬上东边的山脊，怯怯

的，像刚出阁的新妇。不过一袋烟

的工夫，湖水便镀上一层银霜。划

桨的老人说，这一带就是古蠡湖。

月光如水，蠡湖如镜。那不是越国古宫城被

雉堞切割的冷月，也不是吴国姑苏台浸透阴谋与

血泪的残月，它清澈透亮，圆润爽朗。沿岸竹影摇

曳，渔歌蛙鸣不断。西施架上古筝，在月光下弹起

《初恋歌》，范蠡击掌为拍，湖水唱和。

范蠡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他原是楚国人，

出身贫寒，却生性旷达，有道家风范。会稽山的惨

败，石室为奴，卧薪尝胆，十年教训，直到吞吴的

辉煌，每一步权谋惊心。勾践要封他为上将军，他

却在这个时候，嗅出了危机。到了齐国，耕于海

畔，致产数十万。齐国人要请他做相国，他却散尽

家 财 ，悄 悄 走 了 。后 来 到 陶 地 经 商 ，自 称“ 陶 朱

公”，又致赀累巨万。他总在最风光的时候，看到

了背后暗藏的阴影。

当年九月，他和西施在赤山造院置房，与渔

民山民聊天交心，哼渔歌和山歌。有一次，西施从

牧童手里接过牛角试着吹奏渔曲，不小心把牛角

掉进了河里。牧童虽然心疼，却怕为难眼前这位

天仙般的美人，只好背过身子去抹眼泪。

范蠡还在赤山垦地种芋，养鱼栽荠，安心整

理修订《陶朱公商训》书稿，又写了中国现存最早

的养鱼文献《养鱼经》。

范蠡的智慧，在于他对“时”与“势”的把握。

他懂进也懂退，懂成就霸业也懂保全自身。他说

过：“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原是讲经商，人

生的进退得失又何尝不是如此？世人多在显贵时

不忍释手，在落魄时不敢进取。范蠡的一生，就是

最好的注脚。

赤山岛上层层叠叠的文化堆积，使得范蠡西

施形象愈发清晰。其中最动人的，是香炉山的传

说：西施在湖上发病，范蠡心急如焚，捧香炉跪在

船头向上苍祈求平安，忽然听到船舱里西施的呻

吟，心中恍惚，香炉从掌中滑落，坠入湖中，化作

了那座亭亭玉立的香炉山。恰恰是同一个范蠡，

既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又能为心上人的病痛

失手落炉。大丈夫的襟怀和凡人的温情原来并不

相悖。

胭脂湖畔，相传西施临湖梳妆，不慎滑落胭

脂盒，湖水便染上了淡淡的胭脂色。而赤山岛上

那棵“樟抱腊”，则将深情推向永恒。相传范蠡与

西施合葬于此，埋葬之处长出一棵奇特的古树：

高大的樟树心空，中间竟长出一棵腊树，两千多

年来，始终相依相偎。

湖中小洲上有一块巨石，我索性躺下来，看

云朵从月亮旁边掠过，薄薄的，似西施浣纱时遗

落水中的轻纱。

放眼望去，这片湖水不是最壮阔的，也不是

最秀美的，它只是宁静的，静得能让人听见自己

的心跳，足以令人放下刀剑与权谋。两千多年里，

湖水见过多少帝王将相的楼船，也见过多少渔夫

樵子的扁舟。只有范蠡和西施的故事，像这湖上

的清风明月一样，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心里。

相传他们离开后，人们才把这段水域定为蠡

湖，把赤山改为蠡山。牛角尖、香炉山、胭脂湖等

名胜古迹，也皆由此而来。我站起身来，准备回

去。临走前，对着蠡湖月色深情凝望。小船悠悠，

水声潺潺，仿佛范蠡两千多年前离去时的桨声，

又仿若留在史书上的低语，穿越时空，轻轻叩问

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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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洲，位于邵阳市西边的资江上，长

条型。它的上段，是茂密的绿意十分的树

林；中下段是大片的沃土。沃土盛产砂罐

子萝卜。长成的萝卜，形似砂罐子，雪白。

当地民谚说：白洲萝卜不要放油，筷子夹

起两头流。

我家离白洲两里多路。少年时，我有

时到洲这边的河里扯“篾片丝”。洲这边

的 河 道 窄 些 ，大 约 100 米 宽 ，且 水 流 平

缓，人们叫它“小河”。“篾片丝”是长在河

底的一种形似篾片的丝草，可用来放入

池塘喂鱼或剁碎煮熟喂猪。扯“篾片丝”

时，我有时也游到对面的洲上去逛一逛。

洲上古木参天。大多是杨树，一株株

有一抱多粗，箭一般直插蓝天。一些树的

树干上，缠着老藤，老藤顺着树干爬到了

树顶。这里也是鸟儿的天堂，各种鸟儿应

有尽有，甚至有岩鹰在高大的树顶上筑

巢。林子里还有各种虫子。脚下的土层为

砂质，疏松。

我年少时多病，便想着跟大队赤脚

医生学点医术，母亲也支持，并跟赤脚医

生打了招呼。那时，我正在市五中上高

中。从家里到学校，七八里路。

夏日的一个星期天，得到母亲准许

后，我便跟着大队的赤脚医生上山挖草

药。在一处山麓，我发现了一种攀附在灌

木丛中的藤本植物。这种藤本植物，茎缠

绕着灌木枝，叶绿色，卵形，顶端渐尖，基

部心形。赤脚医生告诉我，那东西叫何首

乌，它的藤叫夜交藤。何首乌养血滋阴，

据说还能延年益寿，藤助眠。

我想起了白洲的藤本植物，觉得与

这个何首乌挺像的，说不定就是何首乌，

但我多了个心眼，没有吱声。我跟赤脚医

生说，要不要挖点何首乌回去？赤脚医生

说，家里还有，挖几蔸也行。我便操起锄

头开挖，一连挖了几株。挖出来的块茎还

没有鸡蛋大，黑褐色。我问为什么这么

小？赤脚医生告诉我，何首乌长得很慢

的。我估摸着，洲上的那些藤本植物如果

是何首乌的话，块茎应该很大很大了。

星期一放学后，我没有径直回家，而

是迫不及待地拐到了学校后面一条小巷子

里。那里，有一个中草药收购站，负责收购

的是个干瘦老者。我问何首乌多少钱一斤？

老者说，何首乌四毛钱一斤，藤三毛钱一

斤。我一听，一股喜悦涌上心头。那时乡下

一个男劳动力劳作一天，也就三毛钱报酬。

于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星期天的到来。

终于等到了星期天。一大早，我告诉

母亲，想去洲上挖药。母亲准许了。我便

扛着锄头，挎着篮子，直奔白洲而去。小

河边有船，是河边生产队的。他们常要去

洲上劳作，得有船才方便。我不熟悉撑

船，又怕别人骂，所以没敢划船去洲上，

只好游泳到洲上。

我对比灌木丛中的那些藤本植物，

觉得跟上次挖的何首乌一模一样，这应

该就是何首乌了。

我选了一处大的、藤有大拇指粗的

何首乌开挖。块茎挖出来了，有大茶杯一

样大，怕是有三斤。我大脑中的多巴胺开

始井喷。我估摸着，这么大的何首乌，说

不定百把年才能长成。

挖出何首乌后，我试着去拽它的藤，

但因藤的上端很多分支都紧紧地缠着树

枝，用尽了力气也拽不下来。我不是个莽

汉，知道晾晒一段时间，藤变干了，便会

容易拽下来的，于是作罢。

接着，我又挖呀挖呀，一个个肥肥的

何首乌，相继滚进了我的篮子。林间阴阴

的，加上微微吹来的风，本来够凉爽，但

由于兴奋，由于持续地用力，身上便有燥

热的感觉，很想钻入河水中爽个透，但我

不想中途中断挖何首乌的活儿。一上午

下来，挖了一篮，足有 30 多斤。

挖了这么多何首乌，加上还有锄头

什么的，泅水过河，不太方便。我于是想

到了搭船过河。我观察到，上午常有人到

洲上劳作，有撑船过来的，船就停在一个

简陋的小码头边。我于是扯了一些鱼草，

盖在篮子上边，然后吃力地提着篮子来

到了码头边。

船正在上人，我挤了上去。别人以为

我篮子里装的是鱼草，没有在意。我如此

伪装，不是害怕别人指责，挖草药什么

的，人们是默许的，不会横加指责，而是

怕别人知道了我挖何首乌的秘密，也跟

着挖，分一杯羹，那多可惜。

挖回何首乌，母亲问是什么？我告诉

她是何首乌。她问这个东西可以随便挖

吗？我告诉她，这是中草药，可以随便挖的。

我把何首乌切成了片，在簸箕里摊

开，放到偏屋的瓦上晒着，两三天，便晒

干了，用秤一称，大约有 20 斤。

我提早去学校，先去巷子里卖药。见

了这么多块头这么大的何首乌，老者眼睛

放光。过了秤，我收到了八块来钱。

下午放学后，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

逗留到一家馆子，奢侈地花两毛一分钱，

点了一碗肉丝面。面有足足的一碗，上面

的码子，是辣椒粉炒的五花肉肉丝，量足，

汤油油的，红红的，香味四溢，让人瞬间产

生泼天的食欲。那时节，吃肉，一个月难得

一回，且只能浅尝辄止，根本管不了饱的。

我把何首乌卖了多少钱告诉了母

亲。母亲没有收去我的钱，嘱我把钱存起

来，用在正路上。

下两个星期天，我又各挖了一篮何

首乌，晒干卖了。洲上大的何首乌，被我

统统“消灭”了，那些小小的何首乌，就是

都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的，得养着它

们，等他们长大了再挖不迟。

挖完了何首乌后，我的好运还在继

续。又一个星期天，我开始收何首乌的藤。

那些被挖断了的藤，变干了，很容易便被

我拽了下来。一上午下来，收了两大捆藤。

藤晒干后卖了，卖了八块来钱。

又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收回了两捆

何首乌藤。

藤也收完了。我的幸运的少年何首

乌之旅，也打上了句号。

三次挖何首乌，两次收藤，共卖了 40

来块钱。这可是我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大

一笔横财。

在犹豫了千百次后，我狠狠地时髦

了一回，拿这笔钱买了一台收音机。

而今，白洲上筑起了一座大坝，那

儿，叫犬木塘水库，属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白洲与她的何首乌，都被深深地埋

在了雄伟的大坝之下，而埋不掉的，是我

绵长的记忆。

初识青石岗，为寻风纳凉而去。作为一名

炎陵土著，以往避暑，多半选择神农谷、大院、

梨树洲这些开发较早、耳熟能详的避暑胜地。

近年，位于湖南炎陵最东端的罗霄山脉深处，

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青石岗村，声名鹊起，获

评国家 3A 级景区，入选湖南省乡村旅游精品

民宿聚集区，被媒体誉为“湖南的小巴马”。身

边藏着这么个宝藏，必须去见一面。

去年 8 月，趁着休假，提前一周订了房，我

与几位好友驱车前往。其实并不远，离县城约

一个半小时车程。路面也还算平整，就是弯多。

越往山里走，越清凉，鸟声也愈发稠密。打开车

窗，一团团的绿荫迎过来，风挟带着草木的清

香。抵达青石岗，只见群山环抱，万木叠翠，宛

如走进一个绿色聚宝盆。一栋栋民宿依山而

建，风格各异。或青瓦白墙，古朴温馨；或现代

轻奢，洋气时尚。如果不是亲临其境，真想不到

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竟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络

绎不绝。

青石岗乡村博物馆就在我们入住的民宿

旁边。参观时我才知道，青石岗这个名字的由

来还一波三折。1928 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

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到：“八月三十日黄洋

界一战，敌知井冈山天险无消灭希望，湘敌始

退到酃县，赣敌即盘踞各县之县城，及平地各

市镇及乡村。然始终无奈我们何者：宁冈则西

北两区……酃县则青石冈大院一区”。因客家

话“ 江 ”与“ 冈 ”同 音 ，青 石 江 遂 写 成 了“ 青 石

冈”。或许因山多，后“冈”字又加上“山”字头，

演变成了“冈”，青石岗之名由此而来，并沿用

至今。

青石岗山高林密，水源丰沛，据说有 20 余

处瀑布散落山间。这些瀑布高度从几十米到几

百米不等，从山涧飞流直下。有的飞花溅玉、轻

盈灵动，有的气势磅礴、声震山谷，有的水流如

纱、温婉灵动……种种境态，不一而足。

我们选择了挑战性不太强的猴洅瀑布。沿

林间小道溯溪而上，小径曲折通幽，蜿蜒盘旋，

道旁古木参天，藤蔓缠绕。阳光从叶缝漏下来，

洒一地斑驳的光点，像细碎的银子。溪水缓缓

流淌，洁净如绸缎，丝滑如软玉。

路面有点湿滑，湿漉漉的苔藓、松针踏在

脚下，软软地，仿佛踏着大地温柔的呼吸。小溪

一路伴随，叮叮咚咚，宛如远处传来的琴音。走

了一个多小时，老远就听见瀑布的轰鸣声隐隐

传来。来到瀑前，只见苍山翠绿中，一帘瀑布从

山涧顶端一跃而下，犹如蛟龙出洞。瀑布高约

百米，几乎不见一丝曲折。水声其实没有想象

中那般轰鸣，许是太直太急的缘故，声音不及

散开，便随水流一同坠入了潭底。站在瀑边，细

密的水雾飘散开来，空气像刚刚滤过，呼吸的

每一口都是负氧离子。

林中光线渐渐暗下来，折回的路上大家说

说笑笑，感觉一下子就到了。回到住的地方，老

板阿强已在为我们准备晚餐了。阿强是“90 后”

返乡创业的本地村民，他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

民宿，泥巴土墙，竹木为顶，房间干净整洁，摆

了绿植和插花，布置得很温馨。赏了美景，美食

当然也不可辜负。我们点了土鸡汤、腊肉、小河

鱼、几个时令蔬菜，还有水芹、野蔴等野菜，客

家美食艾叶米粿也是必点的，满满摆了一桌。

阿强特意要我们尝尝自酿的酒，入口酒香醇

厚，还带点甜。问及阿强为何要回来做民宿？阿

强笑着说，“现在的青石岗可不同以往了，以前

是外面的世界进不来，山里的资源出不去。感

谢党呀，有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这些惠民政

策，青石岗人才过上了好日子。既然家门口能

挣钱，干嘛还要出去呢？”

阿强的老婆香兰看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

过来给每人泡了一杯野山茶。她快言快语地

说，“别讲我们，外面来的人来了都舍不得走

了。”

“湘潭来的刘老师夫妇，退休后成了青石

岗的‘新村民’，义务教村里的孩子识字、画画；

就连村里的大学生放假归来，也会主动帮我们

民宿搞策划、拍视频、做宣传……”阿强不无自

豪地说，眼睛亮得像星星。

从深山藏秀到文旅出圈，从默默无闻到美

名远扬，青石岗，正以生态为笔、以团结为墨，

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

“蜜”境青石岗
何美琪

资江。 通讯员 摄

犬木塘水库。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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